
追随郑振铎，“把保
护搞好，把政策搞好”

花白的头发，清癯的面庞，身着藏

蓝色中式对襟袄， 在冬日阳光的映衬

下，96 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散发着一

种柔和而安详的气息。

近两年， 谢老的视力开始衰退，但

耳力依然很好，思维也十分清晰。 谢老

的女儿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谢老还曾

到外地参加会议，6 月做了肝囊肿微创

手术，经过半年休养，状态逐渐恢复。就

在不久前，他还冒着严寒，出席了一个

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会议，这着实

令人钦佩。

事实上， 谢老在 71 岁那年就被确

诊膀胱癌，后转移成肺癌，但是 20 多年

来，他没有向疾病屈服，还学会了与肿

瘤“和平共处”。手术、化疗，出了院继续

奔走、写信、开会、考察……这种状态差

不多持续到 95 岁。

记者问谢老：“是什么动力让您对

文物事业始终全身心地投入？ ”

谢老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我这

一辈子在搞保护文物啊！这是我应该尽

的责任。 ”语气和缓，却清晰有力。

“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辰生先生，

从何时开始与文物结缘？ 这要从 1946

年说起。 那一年，24 岁的谢辰生跟随大

哥、史学家谢国桢来到上海，为北方大

学购书，文物专家徐森玉设宴款待。 席

间， 郑振铎先生谈及自己手头工作繁

多，急需人手协助，徐森玉当即就把谢

辰生推荐给郑振铎，商定第二天就投入

工作，协助郑振铎进行战时文物的清理

工作，并参与徐森玉主持的《中国甲午以

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编制。自小就喜

欢文史和文物的谢辰生抓住了这难得的

机遇，由此，正式走上了文物研究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 ，1949 年 11 月 ，郑

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赴京上任，他把自己的秘书谢辰生叫来

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

究更重要。”当时，谢辰生一心想走研究

之路，郑振铎说：“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

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 ”

郑振铎还告诉他：“一定要把保护

搞好，把政策搞好。”这些话仿佛是照亮

前路的明灯， 谢辰生牢牢记在了心中，

“是郑振铎先生给我这辈子定在了文物

事业上。 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执行他

交给我的任务。 ”

郑振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就

是起草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

令 。 “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

爪 ， 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 。” 郑振

铎如是说。

年轻的谢辰生最初对文物法规一

无所知， 郑振铎手把手教他， 将大量古

今中外的材料交给他参考， 告诉他法律

的精神是什么。 就这样， 在郑振铎、 王

冶秋、 裴文中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 谢

辰生开始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的

政令法规。

1950 年 5 月 24 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

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

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

筑的指示》 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

法令颁布后，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

快得到遏制。这标志着过去听任中国珍

贵文物大量外流的时代结束了，近代以

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

历史结束了。

谢老回忆道，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由国家进行的大规模文物保护管理

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展开了。

1953 年， 中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

年计划， 为了配合基本建设， 这年 10

月，政务院下发了由郑振铎亲自起草的

《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

命文物的指示》；1956 年， 又下发了由

谢辰生起草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

保护文物的通知》。

随着建设的发展，国家进一步提出

“既对文物保护有利， 又对基本建设有

利”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方针。 谢老

回忆说，1954 年对北海团城的保护，是

执行这一方针最好的例证。当时，北京市

在拓宽马路的计划中， 要拆掉有着 800

年历史的北海团城， 郑振铎先生坚决反

对， 梁思成也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反

对。 195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突

访团城实地考察， 在团城足足坐了两个

小时，最后说：“拓宽马路是可以的，但是

不能拆团城。”总理最终决定将一街之隔

的国务院的围墙向南退了 20米，保住了

团城。

1956 年， 关于是否拆除北京城墙

的争论很激烈， 谢辰生和罗哲文都坚决

反对拆城墙， 他们被称作 “城墙派”。

谢辰生主张， “凡是可拆可不拆、 或非

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 应 ‘刀下留

人’， 多展开讨论， 甚至多留几天、 或

几年再动手。” 甚至在辩论中， 他提出

“宁可多保， 不使错拆”。

为此，谢辰生执笔起草了文化部建

议国务院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

报告，尽管北京城墙没保住，成为他至

今的遗憾， 但所幸却保住了西安城墙。

1961 年， 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西安城墙赫然

在列。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 文物是民族

文化的载体，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 一件文物一旦

被拆毁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

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

民族断根丢魂？ ”谢先生说道。

执笔立法，为文物
事业建章立制

有人说，谢辰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半

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这话一点都

不为过。 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

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物工作

的法令条例，几乎都是他参加起草或主

要起草的。

“法律条文应该是硬邦邦的，是结

论不是讨论，不能有太灵活或者不严谨

的表述。 今后《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只

能从严，不能从宽，这个原则必须长期

坚持。 ”这是谢老从事文物立法数十载

所总结的深刻洞见。

上世纪 50 年代末，“大跃进” 高潮

过后，为了纠正过往的偏差，迫切需要

一部全面系统的法律。因此文物局开始

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由谢辰

生执笔，前后写了 11 稿，历时一年多，

终于在 1960 年 11 月 17 日由国务院全

体会议通过。 《条例》 第一条就明确规

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文物，都由国家保护。 ”

《条例》还第一次提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概念。 谢老至今还记得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第一批全

国文保单位时的一段小插曲。 当时，会

议由陈毅副总理主持，陈毅看到文件后

突然站起来说：“这个会议， 我不能主

持”，“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那么多文

物， 你们提出才保护 180处全国重点文

物，这不行。 ”工作人员赶快告诉他，这只

是第一批，还有第二、第三批，还有省级、

县级文保单位。 陈毅一听，说“这可以”，

才坐下来。

“文革” 中， “破四旧” 危及文

物， 谢辰生和同事们挺身而出， 大声

疾呼要划清文物与 “四旧 ” 的界限 ，

他提出 “文物是史料， 有的文物不砸

还可以作反面教材 、 历史见证 ” 。

1967 年 ， 他先是起草了 《关于保护

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 》， 之

后又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

几点意见 》。 自此之后 ， 大规模破坏

文物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北京古观象台的保留，也是谢老至

今津津乐道的。 1968 年 ，北京准备兴

建中国第一条地铁 ， 正好要从一座

500 年历史的古观象台底下穿过，按计

划， 施工单位要把观象台拆掉移放到

他处保存， 谢辰生和罗哲文两人思来

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希

望这座明清两代进行天文观测的观象

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立即批

示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 ”，还批了一大

笔经费，让地铁绕道。

1977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

冶秋开始组织制定《文物保护法》，谢辰

生作为主要起草人开始着手起草这部

重要的法律。 这部法律的起草历经 5

年， 数易其稿， 最终于 1982 年公布实

施。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

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

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还提出“具

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

国务院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

护”。这部法律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

文物工作的根本大法。

此后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建设

中，文物界内部关于文物保护也曾出现

严重分歧，甚至有人提出“以文物养文

物”，谢辰生反对这种思路，顶住各种压

力，始终坚持保护为主的立场。 终于在

1987 年 11 月 ，国务院下发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强调“加强文

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

物作用的前提。离开保护就不可能发挥

文物的作用。 ”谢辰生全程参与了这份

《通知 》的起草 ，他坚持 “保护为主 ”原

则，至此，“以文物养文物”的思路从国

家的层面被彻底否定了。

言及此，谢辰生先生颇为感慨：“从

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们的文物保护方

针，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指导思

想始终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依靠群

众来保护文物， 依靠法制来保护文物。

70 年来， 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针没有变

过，这多不容易啊！ ”

奔走疾呼，热血丹心
护古城

1995 年， 谢辰生从国家文物局顾

问的岗位上离休， 此时他年过古稀，并

查出身患癌症。 而恰恰这时，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却四处告急，每一道拆迁

令，每一条胡同的命运，都牵动他的心，

使他无法停下脚步。

2000 年，在危旧房改造中，一片片

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令文

保界扼腕痛惜。

“我小时候住在白塔寺的小水车胡

同， 回想那时家里一进进的四合院，垂

花门、丁香花、藤萝架，真漂亮！ ”谢老

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

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由于错误的危旧房改造方式，对胡

同、四合院大拆大建，推平头、盖大楼，

对古都风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

他甚至认为，拆掉古建就是拆毁历

史。 2002 年，他和郑孝燮、侯仁之、张开

济、吴良镛、罗哲文等 25 位老专家一起

致信中央领导，紧急呼吁“立即停止二环

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

2003 年 3 月， 谢辰生又两度因四

合院的保护问题致信北京市领导，他写

道：“四合院是古城的细胞， 毁掉四合

院，古城的生命也就消失了。 ”

同年 8 月， 心急如焚的谢辰生再

度提笔， 写信给中央领导， 表达对北

京旧城改造的忧虑， 呼吁尽快出台措

施对四合院严加保护， 禁止拆除， 并

写道： “今后我只要有三寸气在， 仍

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奋

斗， 向一切危害我们党的事业的种种

不良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最终， 国家

领导人在谢辰生来信上就历史文化遗

产和古都风貌保护作出重要批示， 大

规模拆除被喊停。

也正因此，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04-2020 年 ）》，明确提出

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原则， 并对

保护“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做

出具体规定。可以说，正是在谢辰生和

一批文保专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 ，旧

城改造从此走上了坚持政府主导 、公

益性优先的道路。

老城改造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听到

谢老的声音。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

样评价他：“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

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

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

时纠正、惠及后人。 ”

那些年，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会

向他求助，他家的电话也几乎成了民间

“文保热线”。

2013 年 ， 当他听说始建于隋唐 、

有 1500 年历史的陕西韩城古城正遭

到破坏， 要打造旅游景观， 他对此感

到非常气愤。 紧要关头， 谢辰生紧急

请求建设部叫停这种破坏。 他又致信

中央领导， 呼吁必须制止盲目重建古

城。 最终， 这封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

重视和批示， 支持了他的意见。 “可

以说 ， 我们打了个大胜仗 。” 老先生

的语气里满是欣慰。

时至今日， 谢老常常回忆起自己

在抗美援朝战场， 听到祖国慰问团唱

的一句歌词：“我保卫什么？ 保卫家乡，

保卫家乡门前的老松树， 叫它千年绿

来万年青。 ”在他心目中，文物就是家

门前的那棵“老松树”，是他永远的“乡

愁”， 让他愿意倾毕生之力为之奋斗，

为之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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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祖国文物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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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在，人不老
谢辰生先生曾说：“我痴迷于文

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

的民族。 ”

如果问谢老的长寿秘籍是什

么？ 这，或许就是他的答案。 采访

中 ，谢老的学生告诉记者 ，身体不

舒服时， 他常常用手抚摸前胸，表

情也有些痛苦，但每当有人跟他谈

起文物来 ， 他的状态就会明显好

转，似乎忘掉了身体的不适。

2018 年，由于身体原因，谢老大

幅缩减了工作，但 4 月出版的《谢辰

生口述： 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

纪事》，因他在书中详述的新中国文

物事业诸多重大决策的过程， 以及

他从 70 年文物工作的实践中摸索

得来的精深识见， 使他再度走入公

众的视线。

“他是真正的士， 以天下为己

任，以民族大义为己任。 ”这部书的

撰写者、南京大学的姚远教授告诉

记者， 谢老在讲述中多次嘱咐他，

务必要讲清楚 “保护为主 、抢救第

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这 16 字

方针的内涵 ，谢老认为 “离开了保

护就不可能发挥文物的作用”这一

重要原则，是近 70 年来中国文物工

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应当毫不

动摇地长期坚持。

谢老对文物保护的态度， 总是

那么掷地有声。采访中，最让记者难

忘的， 是谢老反复数次谈到北京城

的保护， 几乎在讲完每个阶段的回

忆后，都会提一句北京城，如同一个

饱经风雨的老人对后辈的絮絮叮咛

与嘱托，听了让人为之动容———

“北京城，已经拆了的没办法，没

拆的一定不要拆了， 必须要保存。 ”

“北京的文物不能再少了， 北京城的

轮廓不能变。 ”“北京城仅有的这些东

西，剩多少就要保多少。 ”……

从中我听到了他对古城保护的

坚定、坚韧与坚守，听到了他对祖国

珍贵文化遗产所怀有的深切的爱！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这

是谢老所钟爱的孟浩然的诗句。 多

少世事皆成过往， 只有那些经由他

奔走呼吁而保存下的古城与文物 ，

最终沉淀为祖国文化遗产的珍贵记

忆，永不褪色。青山在，人未老，惟愿

谢老身体康健， 仍能以不灭的激情

继续守护着祖国的文物与瑰宝。

记者手记

1949 年，他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文物法令，此后成为
新中国一系列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被誉
为“文物一支笔”；在“文革”中，他不顾安危上书中央，执笔
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改革开放年代，他起
草新中国第一部 《文物保护法》， 坚持文物工作 “保护为

主”；21 世纪以来，面对房地产开发浪潮，在古城存废的历
史关头，他更是与“推土机”抗争，全力加速了我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的立法进程。 他，就是被誉为文博界“国宝”的
谢辰生先生。

文物事业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可以说，谢辰生先生

是新中国 70 年文物工作的历史见证人， 更是推动文物保
护事业发展最为坚实、坚韧的力量。 正如与他相知相交超
过半世纪的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言：“在郑振铎、王冶秋两
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
当之无愧。 ”

【人物档案】

谢辰生，1922 年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武进，著名文物专家。

20 世纪 40 年代起任郑振铎业务秘书，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国家文物局负责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起草

工作，起草中国第一个文物法令，主持起草 1961 年《国务院文

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他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力促《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 现任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

!!!!!!!!!!

▲谢辰生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 李扬摄
荨 谢 辰 生 寄 语 ：

“保护文物 ， 突出

特点 ” 。 谢老说 ，

突出特点就是要按

照文物原先的样子

去保护。 (除署名
外， 均资料照片)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荨1995 年 ，中国

古代书画鉴定组

成员商讨 《中国

古代书画图目》。

左起为谢辰生 、

刘九庵、杨仁恺、

谢稚柳、启功、徐

邦达、傅熹年。

荨谢 辰 生

陪 同 全 国

政 协 原 副

主 席 钱 伟

长 （ 左 ）

考 察 三 峡

文 物 保

护 。

荨2013 年初

冬 ， 谢辰生

在北京安贞

里家中 。 他

思 维 敏 捷 ，

对文物的热

情始终如一。

吴澍摄

①


